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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近年很少寫政論文章。七月，我提出言者諄諄，聽者

藐藐的觀點，建議慎重評估佔領中環運動的嚴重後果。八

月，我參與十三學者政改方案，提出在窄縫中尋找出路的

想法，希望人大常委定出一個比較寬鬆的框架。九月，我

提出柳暗花明，存乎一心的意見，面對人大常委嚴苛的規



定，認爲泛民諸君應該實事求是，冷靜思考香港的未來，

務實應對。 

 

良好願望落空。如今佔領運動，不只中環一帶，而已移師

政總。和平與愛的口號，變得空洞。警方當日希望從速平

息事態，過早或過多使用了催淚彈，被過分渲染使用暴

力，引致全球觸目，上升到外交層面，事態變得不可收

拾。如今雙方騎虎難下，更大的衝突即將到來。如果處理

不善，極有可能發展成爲香港版的六四事件或二二八事

件，那麽香港肯定從此沉淪一段較長的日子。 

 

現在有人提出示威非升級對抗不甘休，要特首梁振英下

臺，要人大常委收回決議，打出香港問題香港解決（即叫

中央不要幹預），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即堅持真普選和

公民提名）。如何力挽狂瀾，各方均有責任。不然，社會

上謠傳的所謂敵我矛盾的定性和外國勢力的黑手將自我論

證，最終如果出現特區政府流血鎮壓，拘捕異見分子；中



央被迫出手，暫停實施一囯兩制，那就萬劫不復，夫復何

言。本文坦率而陳，不喜勿看。 

 

現時各方都需要理性退卻，冷靜下來，以平和的態度對

話，謀求共識。能否做到，視乎有關人士在這歷史轉折的

關頭，有沒有智慧和勇氣，放下成見，高瞻遠矚,化解這

場舉世注目的中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一囯兩制框架下的世

紀大對決。 

 

民主是甚麽？民主的基礎是公平和公義。因此要照顧廣大

市民的整體的綜合長遠利益。佔領行動要有所節制，才能

爭取大多數市民的支持。要對話説理，要尊重法紀。民主

不可以是少數人專政，要考慮沉默大多數的意願。民主更

不可以爲少數人或少數團體的自身利益服務， 例如報刊

和政黨。 

我們怎樣看中港關係？應該清醒地看到，香港的將來出路

在中國。中國不是香港的敵人。先不說年輕一代是否有對

祖國的認同。我們無須帶有民族主義的情緒，純粹從功利



的角度來看，只要捫心自問：中國和香港,究竟誰靠誰?我

們不能挖自己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牆角，這做法是愚不可及

的。我們還要反覆認清這樣一個確鑿的事實，就是直至中

英談判前的 140 多年以來，英國從來沒有給與過香港民

主。回歸十七年來，在民主的進程上，是中央政府逐步對

香港人開放政治的參與。我們或許不滿意步伐太慢，縱觀

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理智告訴我們，循序漸進不

斷往前走才是正解。美國民主制度的改革經歷了兩百多

年，歐洲諸囯憲政改革歷時更長，何況中國背負著幾千年

的封建帝制沉澱？ 

 

爲什麽近年中港關係急劇變壞？其深層原因，是中國的迅

速崛起;從 2008 年北京奧運後日益明顯。中國的強大，對

香港年輕人的直接影響，就是工作職位被搶走，樓價被搶

高，孕婦的醫院床位被搶訂，甚至日用品如奶粉也被搶

購。一種反對中國人因著自由行蜂擁到來購物抬價的情

緒，很容易便被別有用心的人鑽到空子，被充分利用。他

們對中央有對抗心理，向中央挑戰，發明<強國人>的叫



法，中國越發展，怨氣只會越大。如今更以鬧事的方法，

反法治，進行街頭抗爭。歸根結底，是香港固有的優勢，

近年已見褪色。我們不努力趕上，反而內斂排外，固步自

封？日本和美囯近年聯手遏制中國的發展，也是由於中國

超越日本，成爲第二大 GDP 強國之後的事。大環境的深

層原因，是國際的地緣角力,外部勢力一貫猖獗，我們身

在旋渦之中,要讓香港的年輕人知道。 

 

應怎樣處理和下一代的關係? 明珠有價人無價。對學民思

潮和學聯裡面的年輕人，我們要像愛惜我們自己的子女一

樣，關顧他們，溫柔誠懇,容忍耐性, 諄諄善誘,希望他們

認清香港本土意識的世界性，明白讀懂歷史和瞭解國情的

重要性，讓他們親近中國，同時要擴大他們的國際視野，

加強英語和普通話的表達溝通能力，引進外國青年政策的

先進經驗，不放棄每一個基層家庭的年輕成員。大專院校

的領導層要肯為天下先，樂意成為意見領袖。筆者相信，

儘管目前推動街頭抗爭的人，行為有點激烈; 絕大多數參

與佔領行動的年輕人有熱情和抱負,都不會是壞人。他們



中間的絕大多數，最終應該都會有所作爲。他們是香港將

來的希望所寄。80 後和 90 後的青少年,包括學生和青年

在職員工,是移動互聯網的新世代。政府應當自我檢討，

提升青年政策的質素，改變管治體制，提升管治威信，採

取嶄新的懷柔模式和他們開明地溝通,更要密切聯繫他們

的家長。中國方面,在香港青年政策上更須緊密配合。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首當年所謂「火紅的年代」，

不少青年學生受席捲全球的反越戰運動影響，更由於國內

紅衛兵運動的衝擊，在七十年代的香港，衍生出反對殖民

地徹底奴化教育的浪潮，對建制作出批判的反思。從「極

左」的不斷革命論及無政府主義到溫和的社會改良主義，

吸引大批年青人、特別是大專學生投身各式各樣的社會運

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發起保衛釣魚臺主權的運動,

集會結社、遊學辦報，不一而足，進而為了尋找民族文化

的根源而提出「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行動綱領，前後

凡十年。不少現時已六十出頭的當年的大學生或多或少都

參加過這段「學潮」，有共同的集體記憶。現在回顧起

來，這段歷史反映了一個時代遞嬗脈搏的躍動，象徵了現

代公民社會的啟蒙。他們爭取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民主的實踐，還有民族的情懷。澎湃的熱情﹐鼓動年輕的

雄心。 



 

歷史的發展就是如此吊詭。有這樣一種說法：三十歲

以前不嚮往共產主義的人不足觀。三十歲以後仍相信共產

主義的人不足畏。以當前的世界潮流而言，不管所謂共產

主義或民主普世價值的理想所指為何，對年青人的追求和

熱忱，社會人士﹝特別是執政者或當權者﹞應採包容、諒解

及團結的態度，予以引導、開解和啟迪，並使之納入正

軌，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反思當政的容或不足之處。這是人

類世代興替的代謝精髓，也是當代開明政治的人本要求。

時代的洪流不斷向前。世界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永遠是

屬於年青一代的。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年的港英

政府，一方面雖然煞有介事地列出他們認為要警惕的年青

一代「危險人物」，另一方面仍清醒地理解到，他們本質

上是社會的改革先行者，由於社會歷練及人生經驗不足，

對時代發展的趨勢有超前趕進的思維，當時或不為世用，

但如因勢利導，今天反政府、反建制的年青人，明天可以

成為社會的棟樑、國家的領袖。此所以古人有所謂「我勸

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感慨。對年青人的「偏

激」言論和行為，宜把眼界放長遠一點，對他們耐心一

點、愛護一點、容忍一點，不可一棍子打死，或過早地斷

定對錯﹐以至扼殺了社會上新興的、有可能代表時代前進

方向的前瞻力量。 



 

筆者忘不了的，還有當年香港社會對大學生的支持和

培養。從七十年代開始對大學生的免息貸款，幫助了多少

來自基層的青年人。反過來看，大學生對社會應負有責

任，特別是對一般的基層群衆和勞苦大衆。為政者要不失

青年時期的赤子之心，樂見年輕人關心社會和國家大事。 

 

1967 年香港暴動時，有些中學生懷抱一腔愛國熱情，

無辜被逮入獄，受到不公的對待，至今還未能平反。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還有八九民運六四事件，留下歷

史的傷口。近年還傳出國內不少維權人士受到壓迫。中國

這樣一個大國，既古老又年輕，還有很長的一段現代化的

路要走。香港的青年人有責任監督國內在人權法治和民主

自由方面不足之處。路遙遠，讓我們一起走。中港兩地不

應因著政改的齟齬而疏離,讓彼此孤單上路。 

 

香港近年的國民教育有缺失。當局要虛心吸取教訓，

學習怎樣持開放的態度和內地結合，與世界潮流一致起

來，讓學生明白環球經濟和世界公民的大勢所趨。與此同

時，通識教育不應以民族主義和愛國教育為基礎劃地為

牢，要理解香港的世界性和中國的紐帶是互相依存而不是

互相排斥。香港從來並非一個可以獨立的政治實體。要學



會怎樣和中央相處，有話好好説。泛民的政黨應做好榜

樣。要糾正選修中國歷史的錯誤做法，要正確對待殖民統

治和帝國侵略的西方歷史。一句話,就是要回顧中國歷

史，瞭解香港過去，才能知道世界的現狀，才能確立對將

來的正確視野; 就是香港千萬不能去中國化，千萬不能搞

香港獨立運動。如果這樣做，將會是絕對錯誤的政治命

題，會害慘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是祖國大家庭的成員，

應團結起來共同創造美好的將來。我們都是全球村的成

員，彼此鄰居共處;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香港

才能好。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那是自欺欺人。 

 

政改如何走下去？ 筆者衷心希望下一輪諮詢啟動後,能

考慮十三學者提出的提名委員會民主化，加強提名委員普

選的元素和特首候選人提名採取名單制度，讓提名委員會

有機會考慮有泛民背景的，同時符合愛國愛港原則的特首

候選人。請中央相信香港人的理性選擇，這是唯一的出

路。正如陳弘毅教授最近所指出，十三學者提出的方案辦

法，與人大常委的規定是一致的，符合基本法的。何不以

此為起點,扭轉乾坤,挽狂瀾於既倒？ 

 

 

(完) 


